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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这是我答应给你的钱———还有你，维
金斯。”福尔摩斯把钱付给两个男孩，“好了，
回家去吧。今晚你们已经做了不少事。”男孩
接过硬币，一起跑走了，罗斯还回头看了我
们最后一眼。“我建议我们到旅馆里去面对
这个人。”福尔摩斯接着说道，“那个男孩，华
生。你有没有觉得他在遮遮掩掩？”
“他肯定有什么事情不想告诉我
们。”我表示同意。

我们三个走进旅馆。上了几级
台阶，来到前门。进门后是一个公共
门厅，没有地毯，灯光微弱，旁边有
一间小办公室。一位上了年纪的男
人坐在里面的一张木头椅上，昏昏
欲睡，看见我们，立刻惊醒过来。“先
生们，”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提
供上好的单人床，五先令一晚———”
“我们不是来住宿的。”福尔摩

斯回答，“我们在追查一个最近刚从
美国来的男人。他一侧面颊上有一
道近期留下的伤疤。事情非常紧急，
请告诉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

旅馆伙计不愿意惹麻烦。“这里只有一
个美国人，”他说，“你说的肯定是纽约来的
哈里森先生。他的房间在这层的过道尽头。
他不久前刚进来，我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估
计他肯定在睡觉呢。”
“房间号是多少？”福尔摩斯问。“六号。”
我们立刻往里走。穿过一道空荡荡的走

廊，两边的房门互相挨得很近，里面的房间
肯定比壁橱大不了多少。煤气灯开得很小，
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六号房
间确实在走廊尽头。福尔摩斯举起拳头，准
备敲门，接着退后一步，唇间倒抽了一口冷
气。我低头一看，一缕液体，在昏暗的光线中
几乎呈黑色，从门缝底下流淌出来。我听见
卡斯泰尔惊叫了一声，并看见他双手捂住眼
睛，往后退缩。旅馆伙计在走廊那头看着我
们，就好像他知道会发生这种恐怖的事。
福尔摩斯推了推门。没有推开。他没有说

话，用肩膀使劲去撞门。本来就不结实的锁被
撞碎了。卡斯泰尔留在走廊上。我们俩走进屋
里，窗户开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追
查的那个人蜷着身子，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第二天一早，是雷斯垂德赶到了奥德摩

尔夫人的私人旅馆。自从福尔摩斯叫来街头巡
警之后，那个房间就一直关着，由警察严加把
守，直到寒冷的晨光驱散阴影，使全面的调查
工作得以展开，包括对整个旅馆周围的调查。

雷斯垂德看了一眼尸体：“这看起来确
实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福尔摩斯没有说话。
“福尔摩斯先生，那条项链有线索了吗？”“似

乎还没有明显的线索，不过，我还
没有来得及彻底搜索这个房间。”
“也许我们应该就从这里着手。”

“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这就
是那个纠缠埃德蒙·卡斯泰尔先生
的男人？”雷斯垂德问。“确实如此。
卡斯泰尔可以辨认。”
“他刚才在这儿？”“就在刚才，

没错。遗憾的是，他不得不离开了。”
福尔摩斯暗自微笑，我想起了我们
是怎样把埃德蒙·卡斯泰尔塞进一
辆马车，打发他返回温布尔顿的。他
只瞥见尸体一眼，就晕厥过去了，我
由此便能理解他在波士顿遭遇了
“圆帽帮”之后，在“卡塔卢尼亚号”

上是怎样一副情形了。他大概跟他陈列的那
些画作的作者一样敏感脆弱。可以肯定，伯蒙
齐地区的血腥和肮脏显然不适合他。
“如果您需要，这里还有证据。”福尔摩

斯指了指床上的一顶低顶圆帽。
这个时候，雷斯垂德已经把注意力转向

了近旁桌上的一包香烟。他仔细查看标签，
说：“‘老法官’牌……”“我想您会发现这是
纽约的古德温公司生产的，我在‘山间城堡’
也发现了这种香烟的烟头。”
“是吗？”雷斯垂德惊讶地轻叫一声，“我

想，他不是死于偶然袭击，比如他返回房间
时惊动了一个进屋行窃的人，接着展开搏
斗。对方拔出刀子，这家伙死于非命……”
“我认为这确实不太可能。”福尔摩斯表

示赞同，“这个人刚到伦敦，却突然以这种方
式命归黄泉，这似乎过于巧合了。还有尸体
的位置，和刀子插入脖子的角度。在我看来，
凶手是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躲在门边等着
他的，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这里没点蜡烛。
死者走进来，突然从背后遭到袭击。仔细看
看他，你可以看出他是个力气很大的人，完
全能够保护自己。可是在这种突然袭击之
下，他一下子就丧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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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人称!雷公爷"

刘亚楼，中等个头，英俊潇洒，精明干
练，性格火烈。任空军司令员时，人称“雷公
爷”。!"!#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
大洋泉村，!"$% 年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年入党并参加红军，不久即到红 &军随
营学校学习。

丁盛被送去公略学校读书，除了培养，
还带种扫盲性质，刘亚楼就是明摆着的深造
了。他读过两年私塾，又读小学、中学，之后
又当教师———前面说过，那个年代，在红军
中这就算大知识分子了。当时称作“红校”的
随营学校，!&#多名学员分作 '个区队，刘亚
楼被分在 $区队，任 (小队副小队长。有个
学员陈志刚，鼾声打雷似的，吵得大家睡不
好，他就硬挺着，每天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了
再睡。有时晚上再轮班岗，上课就打瞌睡，有
时还打起呼噜。教员火了，一巴掌抡起来，就
被一只手在半空中抓住了。刘亚楼说：革命
队伍，官兵平等，不许打人。

当时一些军官军阀习气，打骂士兵。那
时读私塾要挨打，学徒要挨打，当兵更是家
常便饭，“马鞭子下出好兵”，“三句好话不如
一个巴掌”。而这教员既是长官，又是先生，
自然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这时古田会议
已经召开了，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打骂士
兵，废止肉刑，可即便会议决议传达下来了，
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呀。

教员怒不可遏，喝令：放手！刘亚楼道：
放手可以，不许打人。反了你了。教员扔下句
话：你等着处罚吧！处罚就处罚，刘亚楼才不
管那一套呢。

!")#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
军内外一大批翻译没事干了。空军有关部门
也拿出一套方案，转业一部分，改行一部分，
少数留下做外事工作。刘亚楼说不行，昨天
还是宝贝，今天就成废物了？中国现在有多
少翻译人才？指示有关部门举办英语、德语
培训班，让翻译人员学习掌握第二外语，翻
译外国空军资料。

毛泽东说：刘亚楼，你这是跟中
央唱反调，另搞一套。
刘亚楼说：我这是坚持科学。
毛泽东道：是啊，就你刘亚楼讲

科学，你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
毛泽东生气了，刘亚楼请周恩

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劝“驾”。毛泽东道：
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红校开设军事、政治和娱乐课。军事课
讲授枪支构造、射击、刺杀，步兵攻防战术。
政治课讲授社会发展简史，什么是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娱乐课
主要学习吹拉弹唱，开展各种游戏。
学习 &个月，毕业考试分三级。一级由教

员考，合格后当班长。二级由区队考，合格后当
排长。三级由学校考，合格后当连长。刘亚楼没
费劲通过全部考试，被分到红 !$军 '纵 !营
$连当连长。两个月后，升任营长兼政委。

参加正规红军前，刘亚楼曾在武平游击
队担任班长、排长，再连长、营长应该顺理成
章了。没想到这营长兼政委才个把月，就拐
弯成了支队政委，接着是团政委、师政治部
主任、师政委。

长征，红一军团 $师为左前锋。师长陈
光和政委刘亚楼，率部血战湘江，突破乌江，
取遵义，夺娄山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多
少好仗？军政主官，共同指挥，当然没错。却
也分工不同，各有侧重，军政主官都在，哪一
仗是政委具体指挥的？怎么写？

!"'(年 %月，长征到达毛儿盖，刘亚楼
“改行”调任红 !师师长。'个多月后任红 $

师师长（政委肖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
再渡黄河东征。翌年 )月入红军大学学习，
毕业后任训练部长，改称抗大后任教育长，
!"'"年 &月去苏联学习。

关内 *年抗战，刘亚楼基本都在苏联度
过的。

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军委 ! 局局
长）、杨至成（抗大校务部部长）等人，作为中
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进入莫斯
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军培养诸兵种合
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

人与物，目光到处，都是异国情调，却是
多少年来就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风
尘仆仆的抗战军人，摩拳擦掌要大学一番，
回国后大干一场。


